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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生态中的“传统”元素
——以传统挑花工艺为例

李鑫扬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本文以传统挑花工艺的“现代化”为例，深入探讨设计生态中将“传统”视为元素，与视觉思维相割裂的设计问题。传统挑

花工艺经由历代制作者的实践建立起一种知觉上的内在整体关系，而非一种由各部分形式接合的“整体”，在其内部一直保持

着人的感知与设计活动之间的平衡。然而，受现代生活洪流的影响，现代挑花设计中出现了将传统挑花图案及工艺视为元素

来运用的现象，简单地将传统与现代进行表面接合，从而导致了设计生态陷入失衡的境况。此类设计生态问题并不仅局限于

这一领域，在与现代设计相关的其他行业亦不乏此类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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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Elements in the Design Ecology: Take the Traditional Cross-
Stitch as an Example

LI Xinyang
Academy of Arts &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modernization”of the traditional cross-stitch as an example to deeply explore the design issues that

regard“tradition”as elements in the design ecology, which is separated from visual thinking. The traditional cross- stitch has

established a perceptual internal overall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producers of the past generations, rather than a

“whole”joined by the forms of various parts, and it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balance between human perception and design

activities.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torrent of modern life,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using traditional cross- stitch patterns and

crafts as elements in modern cross- stitch design, and a problem of simply joint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n the surface, thus

caused the design ecology to get into an unbalanced situation. This kind of design ecological problem is not limited to this field, and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such problems in other industries related to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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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人们对

现存事物的兴趣以及感官的享受不断增强，机器作为

手段为现代生活提供极大便利之时，传统生活方式的

活力却在逐渐消失，传统的名声也在每况愈下。与之

伴随而来的是，以往与人有关的价值与意义开始逐渐

转移，人们据以认识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也在发生改

变。在现代生活中，设计对于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至

关重要，传统文化的流失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设计生

态的失衡。除此之外，人们似乎丧失了与生活中的

“美”相遇的兴趣，以及先天地从自然中获取美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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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人们对事物的直接感知和主动探索，对知觉

对象的整体感受和把握能力，也似乎变得不像以前那

样敏感并显示出衰退的状态。

在人们的生活中，“传统”并不是如物象直接可见

或如命题知识般可明确表述，也不是简单的将其化约

为元素进行接合表现，而是隐藏在事物深处的观念和

信仰，是已被人们接受的某种隐含意义，正如爱德华·

希尔斯所言，传统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

且被代代相传[1]。对于艺术设计而言，传统为其提供

了既定、自然的视觉语言，历代实践者可以从中选择线

索应用到造型图像之中，借此来与生活在同一环境的

人们进行普遍的交流，人们也在其中通过想象将生活

中的纷杂成分联合成一个整体。在传统社会中，人们

往往通过手工艺制作的用具来获得设计经验，想象力

和情感也在其中得到了和谐的整合。在人们以视觉感

官来感知形象的手工艺品中亦是如此。在审美的意义

上，传统之物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远看那个模糊的样

子，而应该是那隐含其中的被传承若干代人的审美规

律[2]。然而，现代机器制品在人们生活中的大量介入，

使人们在传统社会培养起的美感认知发生了转变，干

扰、混乱了人们在视觉形象中获得完整意义的能力，以

往在设计中建立起的视觉思维与设计活动之间的平衡

关系也濒临破坏。当人们的视觉感官缺少了敏锐的感

受能力时，便会阻碍人们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施展，影响

到人们感知身边之物的方式，不论是对设计师还是使

用者，都会降低其对现代设计产品审美价值的判断和

选择。

具体以传统挑花设计中的视觉形象而言，这是历

代实践者创造的一种结合形状、色彩、节奏等各种力量

相互作用的形体，人们在观看这些形象中获得对事物

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其中感受到自身整体知觉能力的

发挥。在我国不同地区流传的传统挑花设计虽各有特

点，但构成其图案的各种视觉特性之间均体现出一种

和谐的组织关系，人们在感知这些形象时更容易在头

脑中构建出富有感染力的形象。

一、传统挑花设计中的生态系统

传统挑花工艺是一种主要以十字针法构成的交叉

纹样为单位，辅以半针、牵针等针法，经重复排列单位

纹样而组合构成完整图案的手工技艺。历代挑花实践

者不仅遵循传统流传下来的挑花工艺，同时也继承传

统图式中形状、色彩等视觉特性积累下来的知觉法

则。在挑花工艺中，制作者积极运用视觉的组织能力

对生活中的素材加以选择和组合，并根据知觉生成的

意象进行形象的创造。观看者从画面的局部开始注

意，进而慢慢寻找画面的结构，再通过想象力把画面中

的形象与心中的意象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因此，

人们在观看挑花图案时，视知觉并不是对刺激物的被

动复制，而是一种积极的理性活动[3]。也就是说，人们

在知觉各种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挑花图案时，便已同时

展开认识的思维活动。在传统挑花设计中，制作者在

长期实践经历的基础上已使其发展出一套人的认识与

设计活动之间平衡和谐的生态系统。

湖南隆回的瑶族因喜着带有装饰性花纹的服饰而

又被称为“花瑶”。隆回县小沙江地区的花瑶女性通常

在自己七、八岁时开始学习挑花工艺，并将其用于全身

服饰的制作，比如头部花巾、上衣、腰带、筒裙、腿绑带

等物件。出嫁前的嫁妆当然也是姑娘们的必备之物。

筒裙上居于中央部位的挑花图案针法密布、结构严谨，

面积几乎覆盖裙面的2/3以上。由于密集的针法嵌入

布面的经纬纱线，纹样与布料的层叠交织能够起到加

固布面和防止磨损的作用。花瑶挑花筒裙见图 1（奉

堂妹制作）。

此件花瑶挑花中的主要图案位居整幅布面中央，

在此黑底白花的长方形区域内又分为2个中轴对称的

部分，每部分以上中下 3个区域分别展现 3类虎的造

形。中间部分是 2只趴着的正面和侧面成年虎形象，

上下部分分别为不同姿态的幼年虎形象。其中画面上

部的虎形象相较下部更为生动写实，下部的虎形象因

处于边缘而更为程式化与风格化。这些虎形象造形的

巧妙之处在于制作者不仅将虎的一家完整表现出来，

还表现出不同年龄段虎的种种不同样态。此外，制作

者将处于不同时间生长次序的虎形象同时组织在一幅

画面上，为观者呈现出复杂又多样的，并能引发强烈情

感的关于虎的群体生活景象。

流传于湖北省东部的黄梅挑花以汉族人传承为

主，其挑花品种以彩挑为特色，其中方巾为现存实物最

多的挑花品类。方巾上的图案遵循模件化的造形原则

不断变换花色，制作者在不改变方巾款式的基础上将

图案视为新的创造品种，显示出人们生活中主动探

索美的多样性的一面。黄梅挑花方巾见图 2（桂林枫

收藏）。

黄梅挑花纹样是构架在近黑色的深色底布上，制

作者通常先以白色绣线构建纹样轮廓，后再填充、搭配

彩色绣线。此方巾中的白色纹样轮廓已经将图形与底

面加以区分，粉红、玫红、粉绿、淡黄、橘黄等彩线挑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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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纹样进一步加强了图底之间的分离程度，白色和彩

色纹样搭配构成的图案在暗色底布背景的衬托下拥有

相对更高的亮度，图形变得更加突出。此外，尽管各组

纹样之间具有明显的边界，但因每组纹样的色彩搭配

相似，符合知觉的相似性原则，以及纹样主要由十字针

法为主组织成各种明确的形状，从总体上看纹样便不

会显得零散纷乱，而更容易被视为一个整体。

居住于湘西地区的苗族姑娘幼年便开始学习挑花

刺绣，未及成年便已能熟练操作完整图案。据《湘西苗

族实地调查报告》记载，苗族挑花“花极匀紧，内外两

面，都现同样花纹，无正反之分别，故曰两面花”[4]。由

于湘西各少数民族生活间彼此交融，有些地区又与汉

族杂居，所以艺术风格在互相之间多有影响。而贵州

环境相对闭塞，苗族人数众多且居住于不同地区，挑花

工艺也广泛分布于贵阳的花溪、乌当，黔南的龙里，安

顺，六盘水的六枝，毕节的织金等地。此外，其他少数

民族如回族、布依族、侗族也有挑花工艺的发展。

湘西苗族挑花的构图显示出与土家族、汉族共同

的特征倾向，中心主题纹样将花与叶的方向进行有规

律的旋转，造成一种形态的活跃与紧张。苗族挑花长

巾见图 3（张春海收藏）。贵州贵阳乌当的苗族挑花

背扇则显示出另一种明确的造型力结构。苗族挑花背

扇[5]见图4。背扇用来背婴儿，其他地区的背扇也会运

用织锦、蜡染等不同工艺进行制作。此幅背扇以深色

布料为基底，其上挑绣以白色、红色等明度较高的纹

样，图底关系清晰明确，显示出制作者善于组织构造画

面秩序的能力。以图形来看，整体背扇由上下 2个宽

窄不一的方形组织而成。上半部分以红白布料将画面

分割为不同大小的方框，其中 3个小方框组织在一个

大方框内，之后在内部密集填充规律性重复的纹样。

下半部分以不同大小的长方框层层构成明确的同心方

形结构，之后在其内部层层填充纹样。这样构造出的

高度统一坚实的图形，使人有一种稳定可靠、连贯一致

的感觉。这种安如磐石的结构初看下仿佛无处可破，

但仔细观察后便可发现其内部各组成部分同时蕴含着

丰富的流动能量。

在湘鄂西地区居住的土家族人也拥有挑花的生活

习俗，以挑花工艺为主制作的物品有家居用品，方巾、

长巾等贴身用品，服饰等日常物件。在典型的土家族

挑花长巾中，画面被分为上下 2个部分，每部分均以 4

组角花围绕中心花组织布局，并以长方形条状的连续

纹样作为上下2个部分的隔断。下方的中心图案迎亲

图为土家族长期流传的主题纹样，在土家织锦铺盖、挑

花长巾、头帕中都是普遍使用的传统图式。长巾上的

图案经过有规律地组织，形成上下2组视觉焦点，每组

焦点拥有相同的组织结构，只是内部填充纹样不同，这

样就使得 2组之间拥有共同的节奏，从而形成统一多

样性的构图。土家族挑花长巾[6]见图5。

在传统挑花设计的生活场景中，制作者挑绣的纹

样大多来自生活世界的意象，人们的挑花实践是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心灵中的意象与所居环境构成一个整

体。人与自然，以及与生活的关系都达到了一种和谐

的状态。不同地区的挑花设计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

点，但其图案的各组成部分均能构造出有规则的秩序

变化，人们在感知这些视觉图像时能够感受到动态的

视觉组织活动，从而吸引自身注意力，领会到不同挑花

设计在整体上具有的统一的造型力。

二、现代挑花设计生态中的“以图案为元素”

如今，工业化制造的器物遍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图1 花瑶挑花筒裙 图2 黄梅挑花方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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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统挑花工艺也在不断创新以回应现代社会的需

求。然而，为适应现代产品的挑花设计，无论是在图案

设计还是工艺运用上，都出现了将传统元素机械相加

而非进行统一整体的设计行为，打破了传统挑花设计

生态中人与设计活动的平衡关系。面对这样的挑花设

计，人们在视觉中很难将其感知为和谐、统一的形体，

并在心灵中获得普遍性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不利于

设计中创造性思维的探索与运用。

传统挑花设计与传统生活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建立起一种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构成的图式在人们

心中逐渐形成意象，并在制作与观看时与感知到的情

景加以联系。在传统社会中，各民族在服饰上运用的

挑花工艺各有特色，比如贵州少数民族在其背扇、围

腰、头帕等服饰中会以挑花与刺绣或蜡染等工艺进行

搭配使用；湖南少数民族喜爱制作挑花筒裙、背裙、头

帕等，并在衣裤的边缘如领口、袖口、下摆等部位以挑

花为饰。20世纪上半叶，旗袍的造型经改良达到成熟

期，主要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并成为当时流行的时装。

现代印花工艺促进面料不断翻新的同时也为旗袍样式

提供更多选择，刺绣工艺因手工制作成本较高等因素

而在旗袍上较少使用。传统挑花图案作为以棉、麻等

传统面料为主制作的运用在生活用品上的装饰，有着

自身发展出来的结构和意义，又因其遵循布料经纬纱

线挑绣的工艺所制，面料的细密光滑程度往往不及近

代服装面料。近代旗袍的制作已经不仅限于棉、绸、缎

等传统面料，而是与进口面料以及现代工艺相结合。

当运用蕾丝、纱等新式面料制作的旗袍与传统挑花图

案发生接合之时，这种做法便是误解了人们对形的整

体知觉能力，见图6a。人们对形的知觉并不是通过对

构成其各部分元素的表面相加，而是通过独立于其构

成成分的、一种从中抽象出来的性质来获得。这种性

质不是简单地从旗袍与挑花形式中加以提取，而是作

为审美对象被整体地感知，见图6a。

在传统挑花图案中，以往表现迎亲图这一图式的

载体多为铺盖、长巾等平面静态的媒介，并且人们经由

长久的观看经验，在知觉此图像的结构时能够与头脑

中的意象相对应，形成便于组织的统一整体。而服饰

并不仅仅是二维的材料，可以说是一种立体造型艺术，

将此图式的一部分用于商品化的民族服饰，并没有增

加感知的多样性，反而因建立起一种机械的联系，而削

弱了视觉意象的组织能力。此外，以图底关系来看，图

形中白、黄、橘红等颜色与背景的红色在明度值上相

似，干扰了图底关系的识别。以视觉质感来看，传统挑

花图案一般适宜在粗疏纹理的织布上运用细丝挑绣，

而此件服饰将粗松、规整的挑花图案绣制于细密的机

织物面料之上，形成了与传统习惯相反的粗细对比质

感，见图6b。

因此，在现代挑花设计中，若把传统图案当作元素

使用，也就是相当于“处于元素状态的元素的这种抽象

美不能构成新的审美对象”[7]，不能将其视为审美对象

图3 苗族挑花长巾 图4 苗族挑花背扇 图5 土家族挑花长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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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性质而进一步把握其整体结构，也不利于人的

心理感受与设计形态之间的平衡关系。由此制作的物

品无法作为整体被人感知到意义和情感，在人的想象

力中也无法完成一种意象内容的整合。

三、现代挑花设计生态中的“以工艺为元素”

传统挑花工艺融入现代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出

现了将其作为元素使用的现象，比如以挑花工艺制作

简笔画或卡通形象，破坏了传统挑花设计展现出的和

谐的视觉秩序。简笔画与卡通形象的普及离不开现代

传播媒介的发展，现代社会在波普文化、商业化的影响

下，诸多大众流行的文化符号被作为图像普遍用于室

内家居用品、饰品、服装等方面。由于以往的经验并不

是视觉意象的附加物，而是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

起作用[3]，人们在生活中对大量出现的简笔画以及卡

通动画形象已经建立起一种知觉联系，这些图像作为

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适应于现代商业产品的生产，但

若将其作为设计元素与传统文化形式进行表面的接

合，则会因其模式化的拼贴而不易引发观看者的情感，

同时也不利于原创性设计思维的发挥，从而阻碍传统

艺术形式向现代设计转换的发展路径。

简笔画运用简练、概括的线条塑造形象，在简便易

学的同时,也会因其造型符号化而阻碍创造力的发

展。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儿童简笔画风格的动画片、

连环画等，经过电视、印刷品等现代传媒以及现代家居

用品得到广泛传播，几乎遍及每一个村落。同时，简笔

画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开始兴起于大众服饰等领域，在

湖南花瑶地区也出现了简笔画风格的挑花图案。现代

花瑶挑花[8]见图7。早在二三十年前，距今跟踪调查花

瑶挑花四十年的老后（本名刘启后），已经敏锐地观察

到花瑶挑花中简笔画图案替代传统图案的问题。在一

次为民间挑花设计人才进行培训的讲课中，他提出看

图7 现代花瑶挑花

a b

图6 现代苗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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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种情况很伤心，并认为花瑶挑花中传统图案的艺

术价值并不是化繁为简的简笔画所能比拟的。笔者也

认同这一观点，简笔画虽简单便捷，但与传统花瑶挑花

相比，同样是虎形象的主体图案，简笔画形象失去了虎

的动态形式的活力，又因其塑造形象的线条与整体面

积相比显得过细，造成线条的无序与形象的模糊。对

观看者而言，会影响其想象力的发挥以及对视觉意象

的组织。

卡通动画形象作为一个明确的视觉单元，通常出

现在电视机、图画书等视觉背景之中，其往往呈现为叙

事性的连环图画，是一系列事件而非单个图像。在商

业生产中，生产者往往从中选取一个片段，并重复性地

将此片段用于商品制造，进而强迫性地植入现代生活

情景之中。比如，迪士尼等卡通人物因其符号意义而

具有商品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亦不乏商品化的表现，现

代黄梅挑花在图案创新中也曾如此运用。正因为像米

老鼠等卡通形象一次次地在电视机屏幕上、市场的印

刷品上、短袖上衣、家居饰品等现代产品中重复出现，

这种缺乏变化的视觉形象就变得难以引起我们视觉的

主动发现和组织。在现代挑花设计中，利用传统挑花

工艺对卡通形象的再现，有如对现成图像的移植拼贴，

而非以一 种创造性的维度对设计加以思考和运用。

现代黄梅挑花[9]见图8。

无论是儿童简笔画亦或卡通动画形象，将其通过

传统挑花工艺来企图实现与大众的联结，终会因阻碍

了人们知觉探索活动的积极反应，而不易唤起人们心

中的视觉意象，进而在人的感知与设计活动之间竖起

不易跨越的屏障。此外，由于其作为现代工业标准化

生产的组成部分，缺少设计师的主动创造和实践，若不

加辨别地在现代设计中将此类图像与传统工艺相接

合，则难以避免带给观者单调乏味的感受，最终变成机

械化的填色游戏。

四、结语

人们在运用视觉感知每一件挑花图案时，知觉都

在进行积极的组织和建构，在大部分传统的挑花图案

中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易于理解的造型力，而在一部分

现代挑花设计中却得到一种不易理解的反应。这便是

现代挑花设计生态中人的感知与设计活动之间失衡

的 表现。

传统挑花设计在构造时就产生了一种结合时间的

节奏，无论是简单的节奏还是复合的节奏，都是一种包

含动力的结构，都体现出一种便于在头脑中组织创造

意象的秩序，这种秩序并非元素之间机械化的简单相

加。而在商业化潮流影响下，一部分现代挑花设计中

出现了元素的机械相加以及简笔化和卡通化的倾向。

这样的设计通常误以为整体等于各构成成分的相加之

和，或者直接采用市场上现成的图像进行制作，从而忽

视了设计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特性质，以及设计中

尤为重要的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当“传统”以一种零碎片段的方式存在，现代生活

便找不到确定的意义，与被引导的生活方式。将“传

统”视为元素，与视觉思维相割裂，这种情况决不仅仅

出现于现代挑花设计中，而是在现代设计的很多门类

之中都出现了类似的困境。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仿佛

缺失了运用知觉与想象力直接获取感知经验的能力。

当博物馆、美术馆、拍卖行、艺术品公司等收藏机构或

个人热衷于将大量精力用于收集古老艺术品之时，人

图8 现代黄梅挑花
（下转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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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应将感官仅仅停留于橱窗与库房之中，更不能忘

却那些在世代相传的实践的范例中所隐含的美的经

验。当下对我们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恢复人的视觉思维

与设计活动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需要积极运用知觉

能力去感知那些引发强烈情感的造型力结构，以便唤

醒、认识自身的力量。人们更需尽可能在行动中建立

起知觉与具体显现的完整关系，使之不脱离于所关联

的生活现实世界，真正使这种关系成为多样又统一的

整体而得到实际应用，以此获得保持设计生态平衡的

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设计生态而言，传统就在

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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